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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中得到了心灵的净化与灵魂的洗
礼， 这不失为一种 “聊胜于无” 的
灾难教育样本。

作为一门面向未来的语文课程
实践， 除了立足教材、 用好教材、
整合教材中零散的灾难教育文本之
外， 我们也应多从电影作品、 课外
文本等途径中取材， 进行拓展。

从电影中取材， 与学生共同感
受灾难中的人性唤醒， 所引发的生
命思考是深层的。 比如观看 《唐山
大地震》 这部电影， 观看前， 可以
引导学生借助网络资源， 先了解发
生在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 53.8 秒的这场里氏 7.8 级、
位列 20 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
第二的大地震的基本过程， 其惨烈
的场面令人震惊， 这灭顶之灾令人
恐惧， 其产生的损失无比惨重———
除了可计算的、 还有大量无法估算
的， 既有物质财产的损失， 又有生
命的剥夺、 精神的深重创伤。 如果
说大自然的巨大灾难总是以更大的
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 那就是唐山
人在战胜灾难、 重建家园中所表现
出来的刚毅生命力与抗震精神， 以
及在认识地球、 防震防灾中所提供
的经验样本。 痛定思痛， 面对这样
的灾难教育文本， 我们所要做的就
是提高应对灾难的技能， 尽量降低
灾难对生命的危害， 这是人之为人
所必具备的人文情怀与反思精神。

观影中， 由于学生已有了前期
的了解作铺垫， 就能对其中的细节
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能在 “文字资
料” 与 “影视画面” 的相互 “补
白” 中升华认识。 观影后还可进行
交流与分享， 作进一步的深化与延
伸。 通过观影， 我们了解了唐山人
热爱生命、 顽强不息的精神品质，
我们感动于个体生命在废墟中的倔
强生命力， 这灾难 “无意间” 成了

生命教育的范本。 王开东在他的
《中学语文电影课 》 一书中说 ：
“创伤医治了创伤， 痛苦医治了痛
苦， 惨痛医治了惨痛。” 在灾难教
育的过程中， 反思力的锻造时时都
在进行， 而学生的生存能力也可以
在不断的反思中得以提升。

电影中关于灾难题材的优秀作
品还有很多， 而灾难教育的课外文
本则更多， 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是
人类文明的瑰宝， 值得反复揣读，
从中汲取 “生的力量”。 1999 年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
《奥斯威辛集中营》 中说到， 要想
给和平时代在 “游戏、 课业、 高消
费” 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解说奥斯
威辛是不太容易的， 也容易 “引起
误解”， 因为人们对于历史总是
“保持沉默”， 信息传播总是不对
等， 甚至错位、 扭曲， 而在和平中
长大的年轻 “宠儿” 却 “厌倦历
史”。 作者作为一位父亲， 深感向
孩子们进行灾难与历史的教育， 是
一件困难却迫在眉睫的事。 奥斯威
辛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
灭绝营之一， 素有 “死亡工厂” 之
称， 对于它的历史审视是要时时进
行的， “理解历史上的奥斯威辛，
认识现代的奥斯威辛， 警惕未来的
奥斯威辛。 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
身后结束”， 这是我们面对反人类、
反文明的 “人造灾难” 所必须具备
的 “历史视角与生命立场”。

面对灾难， 当我们突破内、 外
的层层枷锁之后， 确乎可以在废墟
上焕发生命的创造力， 并创生出新
的文明。 这是一种希望， 人因希望
而活着， 即便微弱， 也充满了生之
力。 朋霍费尔在 《狱中书简》 中写
到： “不论某种力量和幻想是多么
强烈， 一种确实可靠的希望的作
用， 都要无可比拟地强大得多， 那

些拥有这种希望的人的生命， 是不
可战胜的。” 面对纳粹的死亡威胁，
他通过书信、 诗歌、 杂感断简的方
式与灵魂对话， 寻找自由， 超越自
我与时代的局限， 留下了这些不朽
之作。 我们始终相信， 学生可以在
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生命
的能量， 不断焕发出其应有的创
造力。

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 既有天
灾人祸的形体考验， 又有生老病死
的身心折磨， 这一切似乎令人逃无
可逃。 但其实人类在面对各种灾难
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命 “伟力”， 就
是自我救赎与拯救他人的诺亚方
舟———抗压力是生存的本能， 不可
丢弃； 接纳力是主客体之间的桥
梁， 联通内外； 反思力是文明的航
标， 不可迷失； 创造力是生命的源
泉， 要多养护。 活在当下， 向死而
生，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 也是
对疫情这三年特殊时期生活的一种
慰藉与警觉。

（作者单位： 广东普宁市梅塘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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